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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百味

闲看中庭栀子花
■ 池州 赵柒斤

五一临近，看到很多朋友即开启“假期模式”，纷纷把

出门旅游当作“休假”的唯一方式，想起唐代诗人王建春仲

春时分游玩山村时所写《雨过山村》：“雨里鸡鸣一两家，竹

溪村路桥板斜。妇姑相唤欲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诗人

从背面、侧面落笔，用“闲”衬忙，透过栀子花之“闲”和农人

没有“闲功夫”欣赏，衬托山村人都非常繁忙的情景。这种

含蓄不发的结尾，实在妙机横溢、摇曳生姿。

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时任滁州刺史的韦应物看

到春耕时节田家辛勤劳苦的场景，触景生情地写下的《观

田家》也突出了“乡村四月闲人少”。“……丁壮俱在野，场

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诗人采用白描

手法刻画的农忙，既是一年到头，又是从早到晚，突出了时

间之长和劳动强度大；也从空间描绘了农事之杂，既有田

地、场院，又有菜圃、涧水，诗人用一个“俱”字巧妙地点出

了此时的农村忙碌得无一人有空闲，而“就理”两字，农人

虽忙得脚板不黏灰，但有条不紊、忙而不乱。这四句虽自

然平淡，却达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效果。

北宋大文豪苏轼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劳动模范，仕途

虽总在“屡遭贬谪”与“内调回朝”间徘徊，但他从不忘劳动

初心。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25岁的苏轼初仕凤翔府判

官，遇到大旱，他几上太白峰，带领百姓到道观求雨；在密

州，他不仅抗拒了司农寺推行损害百姓利益的“手实法”，

还亲临田间地头，带领百姓用“秉畀炎火”之法和“荷锄散

掘”之术，火烧、深埋，消灭蝗虫之害，终至“蝗不复生矣”；

熙宁十年（1077年）春夏之交，刚赴徐州上任的苏东坡就碰

上百年难遇的特大水灾，他将准备逃走的富人赶回城后，

就冒雨踏泥泞向驻地禁军求援，率领士兵“持畚锸以出”，

日夜加固“戏马台”，面对连续的强降水，他就在城墙上用

茅草搭起“抗洪抢险指挥部”且“过家不入”。

最显苏东坡劳动本色的，应该是黄州和儋州。元丰三

年初（1080 年）二月初一，苏轼贬至黄州，好友马梦得给他

筹集到几十亩蒿草丛生、荆棘遍地的荒地，让他春耕秋种，

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农夫生活。他脱去长袍，摘去方巾，一

身农夫打扮，带着两个儿子，躬耕陇亩，挥汗如雨，自力更

生。“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给友人致信：

“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

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他以“东坡”之

名，用农业劳动的方式，创造了最繁华的风景。逆境中的

劳动历练，使苏东坡到了更加艰苦的澹州，照样“人间有味

是清欢”。他戴着自制的“椰子壳帽”和乡野农夫开荒种

地，自建茅屋三间聊以栖身，风雅之至、风趣之至、旷达之

至，可谓天下无敌。

时过三月，空气中依然散发着残冬的赤

冷，时而有不知何处飘来的花香，和着新翻的

泥土味，沁人心脾。冬末又初春，乍暖还寒这

样的日子里，我因采访来到泾县桃花潭。一

下车，我便溶解在绿意空濛的意境里。若不

是那曾经布满太白先生脚印的山阴道，那蒙

蒙烟波，青黛远山，田畴碧水，桥亭村落，十里

桃花，万家灯火的世界，让我永怀久织的敬

仰，绕过春和景明，沿着湿润而古老的青石

板，抵达你的面前。

站在怀仙阁，时近黄昏。日头如一张少

女的脸，潮红渐次退落，在较远的群山间慢腾

腾被峰峦吞噬。

脚下，山脉逶迤磅礴之北延，青弋江穿山

破雾而至，在桃花谭镇拐了90度的弯，桃花

潭静卧此处，像婴儿沉睡在群山的深情怀抱

中，怀仙阁护其幽静，潭中水雾迷蒙，除了水

鸟在灌木丛中发出清亮细密的声响，此刻四

野俱寂。在山峰与树丛之间，石板道像一条

细流，曲折起伏。此刻，我把自己看作是一条

无忌的鱼，率性地游弋着。山路小径被一行

行细密的水竹林环绕，透过油绿的竹条，极目

远眺，踏歌岸阁、翟村老街在落日余辉下，粉

墙黛瓦，泼墨而来。远处旷野大片的油菜花

正在争相吐蕊。一农人，肩扛铧犁，吆喝一头

牛向村庄走去。倏忽，几只水鸟从头顶掠过，

带着天空的惊悚，让原本沉闷的潭江生动起

来。行走在两岸，如同走进一首古朴而童谣

的诗里：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

树，八九十枝花。

从怀仙阁向北拾阶而下两百米，中间要

经过一座老旧的提水泵站。去东园古渡、万

村桃溪，我要亲见汪伦踏歌送别李白的地

方。这条沟壑留下游人的足迹并不多，靠近

渡口有一段石子路，布满了鹅卵石和茅草。

小径更深处，一棵藤蔓间居然同时绽开了一

行粉色的小花，每一朵喇叭口次递朝天，如同

姐妹，情深意重，互相扶持。这景致，让人百

感交集。暮霭渐行渐沉，远远地，蟋蟀们开始

在草丛深处鸣叫，银玲般的声调抚慰了多少

旅人焦虑疲惫的内心。那苍黄而依然蓬勃着

一年复一年的茅草，犹如蓄积着全部纳故吐

新的千年故事。

一诗一潭，诗潭生辉。潭江之美让一切

文字都失去了神采，亦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骛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皖南的氤氲漫

漶的静美，有着音乐般的旋律和节奏。一个

清静本然，自有“枯藤，老树，昏鸦”，也是“小

桥，流水，人家”。诗仙太白映照的桃花潭，烟

云四合，石壁耸峙，青山如黛，幽溪细路，茂林

修竹，平沙落雁，渔歌唱晚，仿如黄公望笔的

《富春山居图》。

《泾县志》桃花潭记载“层岩衍曲，回湍清

深”，“清冷皎洁，烟波无际”。峭壁古藤缀拂，

烟雾缭绕，朝阳夕辉，山峰倒影，渔舟唱晚，尤

显旖旎。驾一叶扁舟泛游其上，一蒿新绿，微

波涟漪，足见“千尺潭光九里烟，桃花如雨柳

如绵”……晨雾是水墨皖南,诗画徽州的序

曲,那一场风花雪月的邂逅,一眼千年。历史

跟着拐了一个弯，借助青弋江定格在桃花

潭。唐天宝年间，桃花潭豪士汪伦听说李白

在池州秋浦，便修书邀约诗人来此畅叙友情，

曰“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

乎，此处有万家酒店。”也许是被友人的真挚有

感动，也许是一时沉浸莽撞和懵懂之中，诗人

避乱游历，与桃花潭赫然相遇。便有了“桃花

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绝唱，从

此，怀仙阁、彩虹岗、东园古渡、万村古街、义

门、万象阁、江上草堂承载岁月的包浆，显露出

温存的幽光，含蓄温润，如谦谦君子，如沐春

风。晚灯次第亮起，我一脚踏进大唐，桃花潭

静卧在群山叠嶂的怀里，谛听千年的风声。

而我的另一只脚，遗失在桃花潭畔，和诗

仙踏进同一条河流。

履至终点，螟无俗声。怀揣恓惶，在几株

古老的枫叶下，我所见的镜像，叉河被大坝拦

腰截断，形成飞流直下的瀑布，轰然跌落在十

几米深的深谷中，咆哮如雷，浩浩荡荡汇入桃

花潭，有风沿着沟谷在我脸上搜刮，似乎是从

久远的大唐而来，我淡忘了自己，脚步随风的

摇曳，伴着湍急的溪水，不由自主地向下游挪

了百米，目光被渡口那阔大、空旷、死寂所困，

唯有一只乌篷船孤零零地、静默地坚守着，只

不过，时间穿越千年，因为这船，东园渡口，踏

歌岸阁，怀仙阁、万村、翟村，更有这桃花潭始

于《赠汪伦》而名扬天下，让人念念不忘。

在桃花潭，甚至整个皖南，河流溪壑纵横

捭阖风生水起，就像永远拉不完的大幕。雄

浑壮观，溪流险滩河流就是诗人，一有机会就

会诗兴大发，滔滔不绝。溪涧就如一个个父

亲，那一座座山峰就像母亲舒缓的乳房，育化

着这片山水田园。在桃花潭东北6公里处的

琴高山，本地人称狮子山。独峰突兀，豪气苍

茫，恰似雄狮卧在远古。山腰间“饮歌台”曾

是李白与汪伦饮酒放歌的憩园。李白风流倜

傥，才情滔滔，汪伦甘胆侠义，豪情万丈。青

山葱绿，碧水无涯，像是一场欢乐嘉年华在内

心狂舞，亦如诗仙巨笔在，词辟潭江又一章。

浮云悠悠，绿水潺潺。书馆里学子们轻

盈的身影和朗朗的读书声已经淡去，他们已

经脱离了红尘，我们却仍然在这里流连往返。

身处红尘之中注定和大千世界中的人和

事相遇，站在书院二楼66米长的《新富春江

山居图》前，两眼有金字在泛光——开卷描绘

从千岛湖到钱塘江百里富春江两岸坡岸水

色，远山隐约在连绵起伏中，群峰竞秀。那茫

茫江水，天水一色，一桥飞架，那高峰突起，远

岫渺茫，丛林茂密。村舍、现代建筑点缀山壑

间。水坝突兀，水中则游船如织。山和水疏

密得当，层次分明。所谓水旷、山远、林幽、石

秀的全息式山水长卷，足可媲美黄公望的《富

春山居图》。此刻，遇上这样的意境，衬着人

的心事悠然自得且暖意融融。

杯酒在手快意吐纳风云，诗境满怀潇洒

来去人间。千年的光阴在桃花潭堆积很厚。

那是花间词、菩萨蛮、浣溪纱、相见欢；哪里逝

者已逝，留者尚留。远远眺望，青山郁郁，潭

江汤汤。你看，古诗多滋养人，让你随时生

发，感念，感叹……人文绚烂，佛光灿灿，过去

现在，一路走来,多少感慨。

桃花潭行
■ 合肥 苏天真

浪淘沙·赞名塘誌馆（外一首）

■ 合肥 施家常

群岭万山浓，郁郁葱葱，地灵人杰八方崇。

文武英才皆辈出，秉孝扬忠。

“五德”翠家风，化雨和裹。瓜藤繁茂遍寰中。

昂首圆新时代梦，兴国隆宗。

浪淘沙·施夫俊将军

少年铁军投，为国分扰，英勇善战献鸿猷。

抗击敌寇未停歇，血洒神州。

疆场展风流，生死不愁。离家岂在觅封侯。

业绩辉煌铭史册，彪炳千秋。




















 


